
网络与数字时代的《中国音乐年鉴》

——写在《中国音乐年鉴》创刊 30周年之际

《中国音乐年鉴》自 1987年创刊至今已经 30年整，今年即将面世的是 2010
卷，累计至今已经出版了 24卷。一本本年鉴凝聚了几代学者的心血和责任，记

录了这些年来音乐学界乃至音乐界的发展历程。年鉴编撰过程中所经历的起起伏

伏，其本身也反映出这一事业所面临的机遇与挑战。特别是在网络化日益深入的

当下社会，网络资源的丰富性与便捷性对传统的年鉴编撰形式带来了相当大的冲

击。

前些年，《中国音乐年鉴》的编撰工作遇到了一些困难，以至于出现了不能

逐年出版的窘境。归结起来，遇到的问题主要来自于三个方面，即网络时代下资

料获取方式的改变、编撰人员不足以及编辑经费的匮乏。

网络时代的冲击是不可避免的，我们不可能对其忽视或者回避。如果《中国

音乐年鉴》的编撰方不是一个国有科研机构，没有人员和经费的支持，仅仅依靠

市场的销售，这一工作可能早就被迫停止了。人员不足与经费匮乏看似两个问题，

其实都与年鉴的定位、品质有直接的关联。如果每一期年鉴都获得学界和市场的

良好反响，受众群体广泛受益，那么人员和经费的问题应该都会迎刃而解。即便

是仍然依靠政府的资金继续编撰，也会因为良好的社会反响而得到资助，不会出

现前几年难以为继的现象。所以说，这些问题归根结底是一个原因，就是传统的

编撰方式已经不能完全满足当下读者的需求，或者说读者有了更加便捷的获取信

息的方式。

在数次以《中国音乐年鉴》为主题的会议中，专家们都对其曾经的影响力与

学术价值给予了积极地肯定。但是，对于我们目前的年鉴人来讲，却都是一种鞭

策。既然前辈学者打下了这样深厚的基础，我们没有理由因为时代的变迁而放弃，

我们有责任、有情怀做好这项工作。我们心中还存在一丝信念，就是我们在记录

历史，总有一天会体现出应有的的价值，其历史意义必将深远。

但是，作为编撰者，有时我们会扪心自问，目前已经读者越来越少的书，将

来会有越来越多的人来阅读吗？既然遇到了这样的问题，《中国音乐年鉴》的编

撰工作是否还要继续下去？

答案是肯定的！

一、《中国音乐年鉴》的价值

《中国音乐年鉴》自创刊之初就秉持着“述往以为来者师也”1的理念，即

1 田青，《中国音乐年鉴·1987卷》前言，文化艺术出版社，1987年 12月。



为明天记录今天。由此，形成了清晰的学术定位和编撰模式，其基本内容包含三

个方面，即综述、纪事和资料汇编。三者都对资料准确性与全面性给予注重，综

述则是在资料工作的基础上进行了尽可能客观准确的学术评价。所以，《中国音

乐年鉴》所承担的不仅仅是资料汇集工作，而是在更深的层面记录了历史，反映

着音乐与音乐学领域不同的发展脉络，因而具有特殊的学术价值。

1.兼及左史和右史的职责

关于左史与右史两个史官的设立，最早可上溯至周代。在《礼记》中就有“动

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2的记载。而在《汉书》中则记为“左史记言，右

史记事”3。关于左右史的分工，依据文献而出的观点后世各有不同，但无论哪

种观点都承认，事件和言论是分属两种史官的职责。而《中国音乐年鉴》兼及了

二者的职能，不仅记载了当年度的音乐史实，而且对学界的观点与议论也进行了

记录和辨析。撰稿者不仅仅尽到了史工力求详尽的历史责任，也具有着史官秉笔

直书、针砭时弊的文胆。

2. 兼有编年体与纪传体的体例

我们知道，在《春秋》与《史记》之间，历史的书写体裁发生了一次改变，

即是由编年体向纪传体的转变。由过去分属于不同年代的割裂的信息，向突破年

代界限，完整记录一个历史事件的形式转变。《中国音乐年鉴》在编撰体例上，

一方面具有编年体的特点，将历史事件依据时间顺序记录下来。另一方面，在综

述部分，对学术研究与音乐事件的撰写则体现出纪传体的特点。根据事项的不同，

将一段时间内的情况分类叙述。既避免了信息的散碎，又不会出现同一信息在不

同部分重复叙述的弊端。

3.兼具目录书与志书的功用

从诞生之初，我们就可以看到《中国音乐年鉴》与许多其他的地区年鉴、行

业年鉴有所不同。在年鉴热兴起的年代，不同门类的年鉴有数千种之多。其中，

大多数将自己定位与志书相类似，主要目的在于资料的收集与统计，在记录历史

的同时为后人的研究提供资料。而音乐年鉴经过这些年的发展，已经基本确定为

两项主要内容：一是记录音乐界当年的大事；二是对当年学术研究和音乐活动的

综述。在基本涵盖志书的形式之余，更加侧重于对材料的分析与研究。

此外，在综述部分，《中国音乐年鉴》不仅详细罗列出具有学术价值的文论

著作，编撰了各门类的目录索引，而且还继承了《四库总目提要》这一类具有解

题性质的目录书的撰写方式，因而兼有着目录书与志书的价值与功用。

4. 总结年度学术进展与揭示隐含的学术线索

我们知道，学术文章因领域不同、作者笔法不同、研究手段不同而造成了文

风各异。有些文章清晰流畅、逻辑严谨，观点明确而凝练。而有些文章则隐暗晦

2 《礼记·玉藻》，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 877页。
3 《汉书·艺文志》，中华书局，1999年，第 1359页。



涩，难以轻易读懂，但其学术价值并不低微。如果读者与作者的领域存在差异的

话，则更难以准确地领悟到文章的精髓所在。所以，通过综述的形式，可以提炼

文章的核心论点，并就年度内的热点话题进行归纳，对学术的进展给予总结。

在 2017年 9月召开的《中国音乐年鉴》第十三届学术研讨会中，有专家提

出建议，一要保持撰稿队伍的稳定性，二要请行业内最有发言权的一流学者进行

撰稿。归纳起来，就是必须要保证撰稿者对该领域研究透彻，而且熟悉这一学科

的来龙去脉。这样，才能使得每一份综述都能够站在学科的最高层面进行俯视，

才能切中每一篇学术文章的核心价值。由此，将每一年度的学术研究综述连贯起

来，就可以清晰地展示出其学术发展的每一步进程，可以梳理出一条清晰的发展

脉络。

二、网络时代的《中国音乐年鉴》

目前，传统的纸质媒体与唱片业一样，受到了新媒体的巨大冲击。更加市场

化的唱片业大多难以为继，唱片公司纷纷倒闭。纸媒的形势也不容乐观，已诞生

244年的《大英百科全书》在 1990年曾售出 12万套，销售额达到 65亿美元。

到 2010 年版只售出不到一万套，纸质版将停止印刷，全面转向数字版4。2012
年 7月，美联社宣布引进一套自动撰写新闻的电脑系统，该社的财经新闻发稿量

将由每季 300 篇大幅增加至约 4400篇5。2017年 9月 22日，《参考消息》刊登

了《纽约时报》重获新生的报道，《纽约时报》在经历了 90年代末纸质媒体的衰

落以后，经过媒体形式的转型，2017年第二季度实现了 4.07亿美元的盈利，其

中的 5500万来自于网络版的广告收入，占比已由前一年的 34%上升到 42%。

国外的许多大学和图书馆已经大规模地电子化纸质文献，许多国内图书馆还

视作珍宝，不能借阅的孤本、珍本、善本，在许多国外网站上可以随意查阅，甚

至可以轻易地下载，并不需要任何捐助或特殊的阅读权限。

将形式与内容分开来看，不管信息获取途径发生如何改变，但获取信息的目

的与要求是相同的。新媒体或者网络的发展，不应该仅仅把它视作障碍，而是应

该顺应时代进行转变。在保证内容质量的基础上，拓展传播渠道，以为更多的受

众服务。

尽管网络时代与数字化有如此多的便利，但纸质媒体的优势何在？我们又要

做出那些调整，去面对挑战呢？

1.零散片段与系统脉络的差异

从我们常见的电子资源来看，新媒体的优点非常突出，即便于分享、携带、

阅读、检索。海量的历史文献与学术著作可以随身携带，甚至可以在各类电子阅

读器上随时翻阅。特别是检索功能的出现，改变了传统史学研究梳理文献的工作

4 柳丝：《<不列颠百科全书>沉浮录》,《国际先驱导报》2012年 3月 26日。
5《美联社用电脑自动写新闻 抢记者饭碗？》，《广州日报》2014年 7月 4日。



方式，研究历史甚至可以不再做资料卡片，按照关键词进行检索就可以立刻找到

所需的资料。按需取材，就可以轻易地实现“六经注我”。但这一方式影响了研

究者整体观念的形成，缺乏对材料的整体把握。可以快速地写成文章，但不会让

其快速地成为一名真正的学者。

2.海量信息筛选的优势

网络技术发展至今已经进入云计算、大数据时代，我们大多时候面对的不是

信息不足，而是冗余信息过量的问题。刷选这些信息有时需要耗费大量的时间。

在这种情况下，传统目录学的价值就体现出来，我们的音乐年鉴就是做着信息汇

总与刷选的工作。年鉴作为信息化工作的成果，一本年鉴在手，各领域有价值的

文章通过目录与综述的方式清晰呈现，可以更高效地完成资料准备与探索学术前

沿的工作，这也正是目录学的价值之所在。可以毫不夸张的说，音乐年鉴过去所

做的工作就是大数据，并且对大数据进行了刷选和分析，这是海量信息时代年鉴

最大的意义所在。

为了扩大这一优势，我们计划在今后的编撰过程中，严格遵循对文章评价的

三级系统，即入选目录、进入综述、推荐优秀。在尚没有一份以评价为主要内容

的学术刊物的情况下，争取把《中国音乐年鉴》做成核心之核心。

3.纸质文本的保存优势

《中国音乐年鉴》所遇到的问题，是技术转型升级时期所有纸媒都不能回避

的，受到新媒体的冲击是必然的现象，但传统的纸质媒体仍有其不可替代的优势。

我们目前看到的网络资源，无论概念多么新颖、展现形式如何创新，其保存

形式基本没有改变，都是存在服务器的硬盘之中。我们且不说硬盘数据存在各种

被损坏的可能性，不能与纸质文件的保存时间比拟。就是没有在外力损坏的情况

下，也会逐渐淹没于浩瀚的信息之中。随着点击率的逐步下降，随着服务器信息

的更新，越是缺乏关注度的信息越会快速消亡。完全依靠网络而存在的信息极有

可能在数年后彻底丢失，并且无法恢复。另外，随着编程语言的发展、服务器架

构的变化、客户浏览器核心与平台的升级，对信息的长期保存难以得到彻底的保

障。而纸质媒体不存在这一缺点，可以安全地长久保存。

4.顺应网络化、数字化的时代需求

既然网络与数字化对纸媒形成了不能回避的冲击，作为年鉴的编撰者应当顺

应这一趋势，从形式上加以改变。当年鉴的文本编撰完成以后，无论出版形式如

何，编撰工作的核心内容已经具备。所要做出的只是在数字化出版和传统形式出

版之间的选择，我们不仅可以将未来的年鉴通过两个方式呈现，还可以将往期出

版物通过数字化的方式再次开发。出版社与编撰者不再纠结于印刷数量的多少，

一次制作完成以后就可以在几乎零成本的状态下不断再版。

另外，随着网络带宽的不断增加，网络速度不再是信息传播的瓶颈所在，音



频、视频等高码率文件可以在无线网络的覆盖范围内快速传播。基于这样的技术

发展，《中国音乐年鉴》是否可以将更多、更丰富的多媒体资源纳入其中，结合

数字化出版，改变传统的音乐史记载方式的没有声音的缺憾。

总之，面对网络与数字时代的机遇与挑战，我们《中国音乐年鉴》人有信心

在专家与读者的支持下，将这份历史责任承担起来，顺应时代需求，完成历史使

命。

冯卓慧，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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